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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若轻的“写碑之心”
□李少君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陈先发的诗歌风格，我

觉得可以用他“写碑之心”的“写碑”来描述，就是

说陈先发的诗歌，是一种雕刻的字与词的线条

画。碑是要刻的，要一个字一个字用力镌刻，如果

是把碑“写”出来，那么这就是一种举重若轻的状

态，因为你把一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文

字，用线条就轻易给描绘出来，勾勒出来了，所以

说，“写碑”这两个字很有深意，很有概括力。陈先

发的诗歌，就是简洁有力而又深刻的，留白也很

多，意味深长。此外，我们都知道，线条画是一种

中国风格，具有本土性。正好和陈先发追求的本

土美学相适应。这一特点，在《九章》里面表现得

非常鲜明。

众所周知，中国百年新诗是受西方诗歌影响

深刻的，这也是当代新诗一直饱受争议的地方。

比如朦胧诗，这个名称其实是对朦胧诗的批评，

肯定朦胧诗的，一般把“朦胧诗”叫做崛起派，但

最后大家还是觉得朦胧诗这个名字好，这说明对

朦胧诗的接受一直是有限度的，一直是有争议和

批评的，因为朦胧诗受翻译的影响，有些晦涩、不

流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先发的语言，融合了古

典诗歌的凝练和现代语言的灵活，内涵丰富，表

现力强，超越了中不中、西不西的翻译体，真正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特色和美学方式，是一种强

有力的风格。

陈先发对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说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块碑的话，他的刻写

都是非常用心的，情感强烈但压抑浓缩，语言总

是精准地攫取事物。具体到每一首诗，也变化多

端，既有悬崖的孤绝、寒江的凛冽，也似轻霜般完

美。到了《九章》，陈先发不仅仅限于对一首诗要

求的完美，他开始追求整个结构的完整，我觉得

这就是他写《九章》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体现了一种史诗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抱负。当

然这种史诗不是西方概念里的史诗概念，而是他

的心灵史和精神史，或者也包含着社会史。他的

结构是开放性的，把社会的各个方面，天地万物、

社会经济、众生百态，都整体涵盖在一个体系里。

我觉得在这方面，先发达到了一个典范性的创作

状态。《九章》展现出一种结构的完整性，具体到

其中的每一首诗，也很完美，又有很大的自由空

间。这些不同角度不同题材的诗歌，构成了一种

很大的互补性。其中的一些诗，我个人觉得是当

代新诗中最好的。比如《早春》，第一次读就特别

喜欢，这首诗整体是一个白描的感觉，寥寥几句

就构成一个情境、一幅画面、一个场景，一个正在

发生的事情片段和截面，在这里面，诗人注入他

的情感，并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悟，这是对中国古

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与创造。

陈先发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父亲这个形象，

这个父亲当然可以是实际的父亲，因为先发的父

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不断地在精神上寻找父亲，

缅怀父亲；但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诗歌的传

统，中国文化的传统，这里面其实是有作者焦虑

感存在的。中国新诗有西化的源头，所以百年新

诗中，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传统。先发以前也

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包括谈论中国新诗的本土

性的文章。我觉得，到了《九章》，先发真正承接上

了这个传统，但又有现代的转化与创造，有很强

烈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因为他所有的情感、困

惑、挣扎、喜悦与焦灼，都有一个现代个体的浓郁

个性和个人色彩，是对自我与存在的精研，是一

个现代中国人对自身生活的反省、拷问、校正和

修复，他源于传统又挣脱传统，试图将个人性和

现代性推到极致，正因为这一过程的艰难与不

易，所以他情感浓烈但又内敛克制，感悟感怀很

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先发的诗歌是现代进程

中个人的心灵记录、精神叙说和意义探索。陈先

发的诗歌，不仅从个人写作的角度上具有典范

性，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又有民族美学的代表

性，即使在整个中国百年新诗的层面上，乃至在

当代世界诗歌的范围内，也呈现出了中国当代诗

歌的典型性。

“心的诗学”
□何言宏

我一直以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

重要的历史转型，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转型，

除了体现在我们的诗歌体制、诗歌文化等诸多方

面外，更加重要也更基本地，还体现在诗歌创作

的实际成就方面。我们衡量一个诗歌时代所达到

的高度，主要就是要看出现了怎样的诗人和怎样

的诗歌作品。我在很多场合都曾说过，21世纪以

来的中国出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诗人，不管是在

中国新诗自身的历史脉络中，甚至是在目前的世

界范围内，他们的成就无论是在精神、诗学，还是

在技艺上，都不输于我们熟知的一些经典性诗

人。他们的诗歌在精神和美学上，也与以往的时

代有所不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我知道诗歌界

的不少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个21世纪以来中国诗

人的代表性名单，人数不等，每个人的版本自然

也不同，但我以为，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名单，都

会有陈先发在。陈先发毫无疑问地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在诗歌史的意义上，“代表

性”就是“经典性”。一般人都会习惯性地认为，

“经典”必须要经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

期才能辨认，其实并非如此。我们往往不愿意或

羞于承认同时代作家或诗人的经典性，我认为这

也是一个思想误区。我们从事文艺批评和文学研

究，当然需要科学、稳健和学理性，但在某些时候

或某些方面，也需要一些基于审美和历史眼光的

敏锐判断，要勇于“指认”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和经

典性的作家与诗人。后来的人们其实也是要依靠

或参照我们的选择和判断去继续进行文学史研

究，我们有责任为文学史做初步的遴选，也一定

要敢于显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判断水平。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以陈先发为代表

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诗人呢？我以为自21世纪

以来，在世界性和本土性的新的深刻交汇中，我

们的诗人做出了新的文化选择和诗学选择，这一

点在先发的创作与思考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两

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较为合适的概念来概括

以先发为代表的这一批诗人的诗学特征。我更侧

重于“心”字。我曾经用“心的诗学”来概括21世纪

以来以先发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的诗学文化取向。

这个“心”字最主要的含义就是价值理念，接近于

张载“横渠四句”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心”字的含

义。先发的诗学，就是一种文化选择与文化建构，

有在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价值建构的意思。

具有现代诗学意识的诗人
□钱文亮

陈先发在语言学范畴内的诗学意识下的诗

歌实践，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例如，陈先发诗

歌中的隐喻就不同于传统范畴中的意义，它多将

切近之物与遥远之物相连，发展出最出人意料的

组合，甚至它自己取消了隐喻式语言与非隐喻式

语言的差别……再比如，借助于老庄和维特根斯

坦、福柯等哲学家对于语言二重性的认识，陈先

发非常善于通过紧缩、省略、移置和重新组合，将

来自感性现实的丰富元素提升为一种超现实，似

是而非，二者之间张力弥漫，诗意弥漫，换句话

说，借助可见的、现实的、逻辑性的语言或图像

部分表达了不可见的、非现实的、非逻辑性的世

界或图像，所以，陈先发诗歌中的关键词多用

“空白”“无”“不可说”等等，我认为这就相当于

奥特所说的那种诗歌语言中的“创造性的空”，

这种“空”是人类学的基本事态，具有一种日常

性和普遍性，是“未曾意料和不可意料的”根本

性的“模糊点”，属于有区别能力的人之禀性的

精神理解，它总是中断和连接人意识到的意

义——意向的连贯性。它又是诗歌语言的一个

基本特征，即：言语出自和指向的东西默默地隐

藏在“字里行间”。这种中断和连接一切理解的

存在之“创造性的空”，往往为伟大的诗歌所具

有。当然，这种“创造性的空”又往往由诗中具体

的意象、元素所诱发、指引，那些意象、元素虽然

属于个别人的生命视域，却也可能触及生存之整

体，人们可以在此开放了的生命视域中相互理

解。也因此，陈先发的诗歌中那些从个体经验和

体验产生的领悟与沉思，往往表达的是与许多

人、无限多的人相关的真实，因为对“已知”、“已

有”的消解和覆盖（陈先发语）往往导致与人相关

的不可说的经验，那是人在其真实、在其所在的

深层遭遇的那种真实。因为“创造性的空”，诗歌

不断冲击着语言的边界，那种“临界经验”的引入

使得诗歌涌向存在的“陌生处”，那神秘的世界与

诗歌的源头……

通过文本细读，我认为陈先发那些奇幻的诗

歌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不在场的他者”，这个特

殊的诗歌主体的意义不仅限于提供超现实的精

神视角，制造奇幻的外在修辞景观，更为重要的，

其实是它经常颠倒和摧毁似乎先验、恒定的庸常

现实，让语言回归其形而上的源头；除此之外，陈

先发对于现代诗歌穿插技巧的熟谙，也是当代诗

人和批评家很少注意和采纳的，而这恰恰是陈先

发诗歌的独门绝招之一……

那么，陈先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诗学

的标准下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奥秘何在？我认

为，就在于陈先发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现代诗

学意识的杰出诗人。不难想象，他曾经作为一个

典型的新闻记者，每天操持使用那种追求准确、

简洁、通俗易懂的实用文体语言，要在诗歌中创

造出现代诗学所期待的审美语言将会是多么痛

苦和艰难，于是，我不能不提到陈先发在其名作

《前世》里所出现的那个词“脱”——不断地、尽可

能地脱下实用语言的紧身衣，或用陈先发本人的

话来说，“在当前的时代尤其需要警惕，即写作的个

人语言范式，必须尽量排除公共语言气味的沾染”：

但诗终是一个迟到。须遭遇更多荒谬

然后醒在这个裂缝里

总而言之，陈先发的诗歌能够生发诸多建设

性的诗歌话题，陈先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诗

人。对于已经写出《丹青见》《前世》《鱼篓令》和

《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等难以复制、不可

取代的汉诗经典之作的诗人陈先发来说，他开阔

的文明视野和高度自觉的现代诗学意识使得他

至今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的前沿，他已

有的诗歌成就已经证明了他是当代中国的优秀

诗人，他在诗学上的精进也许已经足以显示一个

大诗人的潜力。

重建新诗的民族美学
□张德明

我对陈先发的诗歌关注已久，也对之做过一

定阐发，在旧文《陈先发与桐城》中，我这样来评

价他，陈先发的诗歌“代表了一种‘经验’与‘方

法’的成功尝试，他的诗歌为当代诗人如何将传

统的文化血脉与个体生命经验和精神气息灌注

于诗行之中，从而构建心意辗转、余韵缠绕的集

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新诗美学提供了范例。”《写

碑之心》这本诗集正是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代

表之作。《与清风书》《丹青见》《鱼篓令》等诗作，

在现代语境中吟咏古典，又借古典语词和比兴手

法来阐发现代，形成一种现代与古典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对话性诗意构筑形态，而这些诗歌

中，又凸显着不凡的桐城遗韵。我坚持认为，陈先

发的骨子里流淌着桐城文人“多朴厚”“尚气节”

“敦廉耻”（姚莹《东溟文集·吴春鹿诗序》）的精神

血脉，他的诗歌从不空发议论，也不滥自抒情，而

是有力继承了桐城派主张“言有物”“言有序”“修

辞立其诚”的文学理念，在具体的情景设置和触

手可及的情绪伸展中，将自我对现代化的深邃反

思与别样理解隐曲而精妙地呈现出来。

新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九章》，

代表了陈先发诗歌创作在继承古典传统、重构新

诗民族美学的更高阶段。诗歌已经从单纯的“地

理灵性”诗学思维中超脱出来，向更为深广的传

统文化根源处继续进发，试图在现代诗歌中接通

“骚体”传统，重建新诗的民族美学。我们知道，

“骚体”传统发轫于屈原，后经汉代一众诗人追摹

跟随，渐至成为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九章》是

诗人屈原的重要诗作，陈先发将诗集取名为此，

其内在用心不言而喻。纵观这部诗集中的诸多诗

篇，我认为它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心怀

苍生的悲悯情怀，如《滑轮颂》对夭亡的姑姑的怀

念和怜爱书写，《拟老来诗》对晚景生命的关注

等，都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

“骚体”情怀相一致。其次，反思现代的忧患意

识。对现代性加以反思和批判，对更为健康有序

的现代生存空间的追寻，一直是陈先发诗歌中的

重要思想主线，这在《九章》中进一步得到具体体

现，《秋兴九章·四》《江右村帖》《面壁行》等等，

都是此方面的代表作。再次，钟情自然的情绪彰

显。陈先发认为，民族诗歌传统中有一个伟大的

品格值得我们去坚守，那就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

对话的能力。基于此，陈先发的诗歌也关注自然，

让现代诗歌主动与自然作多层面的深层对话，从

而碰撞出有关生命的体悟和宇宙人生的哲思来。

《卷柏颂》《滨湖柳》《坝上松》《秋江帖》《湖心亭》

等等，都体现着与自然对话、从自然中寻找心灵

的慰抚与人生寄意的艺术情采。第四是含蓄蕴

藉、余味难尽的语言个性。陈先发的诗歌从不是

直抒胸臆之作，也不是简单描摹自然的口语表

达，而是用语典雅、表意含蓄深沉、富有美学内蕴

的优秀文本，在多样化并置的当代新诗艺术园地

里，陈先发是具有独特语言组构技法和诗歌美学

修辞能力的重要诗人个体，这与“骚体”诗歌“含蓄

深婉为尚”（胡应麟《诗薮》）的美学特性也是有着

共通之处的。

由个体诗人到总体诗人的转换
□霍俊明

在我看来，陈先发是一个强力诗人，一个生

产性的诗人，一个总体性的诗人。尽管此前他的

很多诗作被广为传颂，但是，在我看来，《九章》系

列文本的完成，才最终标志着陈先发由个体诗人

到总体诗人的转换。

从文本内部来看，陈先发的《九章》也体现了

复合和综合文本的显著特征，是融合了风物学、

词语考古学和共时性意义上诗歌精神的共振与

互文。就《九章》而言，生成性与逻辑性、偶然性与

命定性、个体性与普世性是同时进行的。尤其是

陈先发诗歌中生成性的“旁逸斜出”的部分印证

了一个成熟诗人的另一种能力，对诗歌不可知的

生成性的探寻，以及对自我诗歌构造的认知、反

思与校正，而这也是陈先发自己所强调的诗歌是

表现“自由意志”的有力印证。与此同时，这一“旁

逸斜出”的部分或结构并不是单纯指向了技艺和

美学的效忠，而是在更深的层面指涉智性的深

度、对“现实”可能性的重新理解和“词语化现实”

的再造。一个优秀诗人的精神癖性除了带有鲜明

的个体标签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诗学容留性。

诗人需要具有能“吞下所有垃圾、吸尽所有坏空

气，而后能榨之、取之、立之的好胃口”。这种阻塞

的“不纯的诗”和非单一视镜的综合性的诗正是

我所看重的。

与此同时，在对事物的独特而复合的观察角

度方面，陈先发也是一个总体诗人。这是介入者、

见证者、旁观者、局外人、肯定者、怀疑者的彼此

现身。一个诗人一定是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来看

待这个世界，经由这个空间和角度所看到的事物

在诗歌中发生。诗人有自己独特的取景框，比如

陈先发在诗歌中就经常站在一个个清晰或模糊

的窗口。陈先发往往在玻璃窗前起身、站立、发

声。似乎多年来诗人一直站在“窗口”或“岸边”。

这让我想到了陈先发当年的一首诗《在死亡中窃

听窗外的不朽之歌》。这一固定而又可以移动、转

换的“窗口”既是诗人的观察位置（正如陈先发自

己所说：“每个时代都赋予写作者与思想者一个

恰当位置，站在什么位置上才最适于维持并深究

自我的清醒？”），又是语言和诗性进入和折返的

入口，确切地说是诗人精神状态的对应。由此才

会使得出现在“窗口”内外的事物完成精神对应：

“在外省监狱的窗口/看见秋天的云”（《秋兴九

章》），“从厚厚的窗帘背后，我看见我被汹涌的车

流/堵在了路的一侧，而仅在一墙之隔”（《颂九

章》），“夕光在窗玻璃上正冷却”（《杂咏九章》），

“窗外正是江水的一处大拐弯”（《寒江帖九章》）。

由这些“窗口”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出世和

入世之间，轮回与未知之间，在自我心象与外物

表象之间游走不定、徘徊莫名的身影。“窗口”“斗

室”的空间决定着诗人内倾性的抒写视角。而陈先

发在斗室空间的抒写角度不仅通过门窗和天窗

来面向自然与自我，而且在已逝的时间和现代性

的空间发出疑问和惊悸的叹息。诗人不只是在镜

子和窗前印证另一个时间性“自我”的存在。

陈先发在《九章》中带给我们的景观是一个

个球体而非平面，是颗粒而非流云，是一个个小

型的球状闪电和精神风暴。这样就尽最大可能地

呈现出了事物的诸多侧面和立体、完整的心理结

构。诗既可以是一个特殊装置（容器）又可以是一

片虚无。就像当年的史蒂文森的《观察乌鸫的十三

种方式》那样穷尽事物的可能以及语言的极限。这

多少也印证了里尔克关于球型诗歌经验的观点。

总之，在我看来，《九章》标志着一种总体诗

歌和一个总体诗人的诞生。

引领中国新诗的发展
□许道军

《九章》可说的地方有许多，我想说三点。

一是浓郁的生命悲悯意识。这种沉郁顿挫的

感情与一般性的花过清明、韶华不再的中年写

作、私人写作不同，《九章》的写作直面生老病死，

抵达生存真相，并对万物与众生心怀悲悯。这是

一种大彻大悟般的情感状态，也是一种大江大河

般的情怀境界。我想正是陈先发情感状态的稳定

与情怀境界的提升，才使《九章》实现了思想、技

巧与情感状态的高质量的均衡。

二是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和诗学思想。陈先

发的诗歌一方面在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一方面

也在应对中国新诗的建设问题。从《黑池坝笔记》

中我们得知，中国新诗的问题陈先发全然知晓，

且思虑颇深，但是他没有卷入各种无谓的争辩，

而是以自己的创作去摸索，去回答。《九章》一如

既往，既直面个人生存事实，又植根于中国大地，

超越了传统与西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的

区隔，又将其化作气息，融入现在，溶于现实，不

拘形迹，是其所是。就像它曾经描述的“柳树”意

象那样：“柳树立在坝上，无所谓前现代、现代和

后现代”。这是一种扎根于传统、扎根于现实并面

向未来及各种可能性的综合写作，真正续接了中

国传统诗歌、中国新诗派的传统，同时又真正落

实到个人的写作。这应该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正

路，新诗发展的方向，平稳、自信、大气、沉着，不

急不躁。陈先发未必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惟一示范

性诗人，但是他的写作方式与诗学坚持一定能对

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三是高超的技巧。大家知道，诗歌是一门“炫

技”的艺术，离开了技巧，一切思想、情感与生活，

一切的真善美，均无从谈起。我们读陈先发的诗

歌，很容易被他的思想、思辨、见识、深沉的情感

所打动，却往往忽略他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匪夷

所思的想象力、精准的表达力，忘记了他上述种

种是经过了技巧处理的结果，忘记了他是一个技

巧大师。我曾在《语言的隐身术与医疗术：陈先发

的诗学和诗歌》里用一个段落，提及他的语言技

巧、结构技巧、修辞技巧等等，并承诺将来要对他

的诗歌技巧做专项讨论。他的诗歌技巧之高超，

几乎让我们忘记了他的诗歌技巧本身。

“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
□胡 亮

陈先发把海子归还给海子，却要把自己归还

给古老的传统。桐城和桐城派的先贤——比如姚

鼐——“为我的阅读移来了泰山”。可参读长诗

《姚鼐》。我们还要如此晓得，陈先发的桐城派之

熏，传统之熏，并非绝对之物，亦非现成之物。透

过姚鼐、方苞或刘开，可以嗅到米沃什、沃尔科特

乃至垮掉派。在陈先发看来，垮掉派就是狂禅。可

见现代性也罢，古典性也罢，都如呼吸，而非角质

层细胞。泰山压顶，亦可闪转腾挪。如欲讨论陈先

发，先得要有此认知。

陈先发都写了些什么呢？古文化？枯山水？冷

现实？也许，还是诗人答得好：“地理与轮回的双

重教育”。可参读《写碑之心》。地理诗、山水诗、道

家美学，自是古典诗传统。陈先发的地理诗，亦能

重现此种传统。“涧泉所吟，松涛所唱，无非是那

消逝二字”。（可参读《登天柱山》《黄河史》《扬之

水》《天柱山南麓》，还有《游九华山至牯牛降一

线》。）当然，陈先发的新诗较之古典诗，不免多出

来若干重光影。比如，他写着写着，就把地理诗写

成了轮回诗。“凡经死亡之物/终将青碧丛丛”。诗

人另写有大量轮回诗，无涉地理，却让个人、他人

和鸟兽虫鱼，不断交换着、分享着彼此的形体和

身份，几乎建造了一座“不规则轮回”博物馆。“诸

鸟中，有霸王/也有虞姬”。诗人亦恍觉其心脏长得

像松、像竹，亦像梅，而他的兄弟姐妹，则寄居在

鹳鸟、蟾蜍、鱼和松柏的体内。面对万物——非仅

“诸鸟”和“白云”——诗人都如面对前生，都如面

对异我，都如面对亲人。“我是你们的儿子和父亲/

我是你们拆不散的骨和肉”。诗人随时都有可能

滑出，然后回到自己的肉身，这都不过是“一场失

败的隐身术”。（可参读《白云浮动》《埂头小学方

老师叙述的灵事》《前世》《隐身术之歌》《偏头疼》

《鱼篓令》《木糖醇》《我是六棱形的》《伤别赋》，还

有《村居课》）。既有轮回诗，也有幽灵诗。诗人写

幽灵如写邻人，每每到了最后，读者才能知道邻

人就是幽灵——这体现出修辞上的高明，也体现

出认知上的神秘感。（可参读《最后一课》《秋日

会》。）多写轮回诗，幽灵诗，乃是陈先发的一个显

著特征，或可单独成文，论及陈先发之所以为陈

先发。

总的来看，古与今，两种生活，人与鬼，两种形

态，中与外，两种修辞，展开了彬彬有礼的辩论、交

错与和解，终于把诗人——“此在之我”——推荐

给了高悬于头顶和上空的永恒之眼。

海子是一团烈火，他顾不得这个世界；而陈

先发则是一个自觉的诗人，一个方向性的诗人，

一个着迷于“儒侠并举”的诗人。他通过接力式，

也是个人化的写作，践行了艾略特《传统与个人

才能》的主要论点，让曾经四顾茫然的汉诗、汉

语，出现了可期待的峰回路转。陈先发必将同时在

两种考量——美学的考量和历史的考量中求得胜

算，成为一个精致而显赫的罕见个案。

诗和思、真与美的碰撞和涵融
□苗 霞

言说的方式是诗歌的基本伦理之一。对诗来

说，言说的方式不亚于言说的内在。陈先发对之

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识：“语言于诗歌的意义，其

吊诡之处在于：它貌似为写作者、阅读者双方所

用，其实它首先取悦的是自身。换个形象点的说

法吧，蝴蝶首先是个斑斓的自足体，其次，在我们

这些观察者眼中，蝴蝶才是同时服务于梦境和现

实的双面间谍。”在陈先发看来，语言具有一体双

面性：一方面语言是要及物的，是盛纳世上的一

切存在物、幻象物之容器，一切“物”惟有借助于

语言方能存在、显现，对存在的解蔽呈现与对语

言的深入突进是同时进行的。另一方面，语言不

只作为“物”的载体或符号而存在，还是独立自主

的存在，具有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在诗歌写作中，

语言的自觉性使陈先发体验到语言的深度，用心

营建着他的语言乌托邦——体现在语言的抽象、

内敛、知觉化上。与抽象玄奥的诗思相应和，其言

说方式也发散着抽象的灵性之光晕，不仅从语义

学上，从语法学上看也是如此。

陈先发深刻的存在哲思和复杂的思辨性就

是通过上述语言的语义、语法学措施得以保障实

现的。思想运行的轨迹凝聚在语言的运动形式

上，思想和语言既是同时进展，平行一致，不能分

离独立，它们的关系就不是先后内外的关系，也

不是实质与形式的关系了。思想有它的实质，就

是意义，也有它的形式，就是逻辑的条理组织。同

理，语言的实质是它与思想共有的意义，它的形

式是与逻辑相当的文法组织。换句话说，思想语

言是一贯的活动，其中有一方面是实质，这实质

并非离开语言的思想而是它们所共有的意义，

也有一方面是形式，这形式也并非离开思想的

语言而是逻辑与文法。如果说“语言表述思想”，

就不能只把在先在内的实质翻译为在后在外的

形式，它的意思只能像说“缩写字表现整个字”，

是以部分代表全体。说“思想表现于语言”，意思

只能像说“肺部表现于咳嗽吐血”，是病根见于

症候。与心灵内在深刻的思索和细致的思辨相

适应，陈先发的诗歌语言也呈现出知觉化的鲜

明特征。

我个人认为，确立陈先发诗歌在当代文坛上

不俗价值的原因，固然有其精深的哲学思辨之

功，但最根本的正在于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这种

语体风格完美地体现出了诗和思、真与美的碰撞

和涵融。此乃诗人对存在和语言的同时突进，并

对二者进行了扭结一体的思考所致。

““一种总体诗歌的诞生一种总体诗歌的诞生””
2017年12月16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联主办，安徽省作家协会承办的陈先发作品研讨会在合肥市举行，同时发布

了陈先发的诗集新著《九章》，此次研讨会系“安徽原创文学”系列研讨活动之一。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省作协秘书长、《诗歌月
刊》主编李云以及来自全国的八位诗歌评论家参加了研讨。诗人陈先发创作生涯逾三十年，诗歌成就卓然，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
研讨陈先发的写作，提出诸多颇具启发性的观点。

特选编研讨会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编 者


